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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群書治要》去取《史記》之敘事原則

潘銘基

　 　 【摘　 要】《群書治要》乃唐人魏徵等奉唐太宗之命而編，其
用意在於“昭德塞違，勸善懲惡”。惟歷代典籍眾多，遂於群籍之

中，擇其“務乎政術”者，“以備勸戒，爰自六經，訖乎諸子，上始五

帝，下盡晉年，凡爲五袠，合五十卷，本求治要，故以治要爲名”。

此書引用經、史、子三部之典籍共 ６５ 種。其中卷一一至卷三〇爲
史部，引用史部典籍六種，包括《史記》一卷半、《吳越春秋》半卷、

《漢書》八卷、《後漢書》四卷、《三國志》四卷、《晉書》兩卷。其中

《漢書》八卷僅存六卷，有兩卷在《治要》佚文之列也。《史記》載録

三千年史事之於一事，上起黄帝，下訖漢武，共五十二萬六千五百

字。《漢書》載西漢二百年史事，成八十萬字。然在《治要》之中，

僅載《史記》一卷半，而《漢書》有八卷之多，比例懸殊，發人深思。

本篇之撰，以《治要》所載《史記》爲根據，討論其去取《史記》之原則

與精神，並見其如何體現《治要》“昭德塞違，勸善懲惡”之主旨。

【關鍵詞】群書治要　 史記　 互見文獻　 類書　 治國之道

一、《群書治要》述略

隋末唐初，天下方定，唐太宗李世民欲以古爲鑑，明治亂之道。彼以爲類

書如《皇覽》等，“隨方類聚，名目互顯，首尾淆亂，文義斷絶，尋究爲難”①，

① 魏徵奉敕撰，尾崎康、小林芳規解題《群書治要》，東京：汲古書院 １９８９年版，序，第 １册第 １０頁。



因而命魏徵、虞世南、褚亮、蕭德言等，博采群書，以治要爲目的，編撰《群書

治要》一書五十卷。

魏徵等遂於群籍之中，擇其“務乎政術”者，“以備勸戒，爰自六經，訖乎

諸子，上始五帝，下盡晉年，凡爲五袠，合五十卷，本求治要，故以治要爲

名”①。《群書治要》所引典籍，包括經、史、子三部共 ６５ 種。卷一至卷一〇
爲經部，卷一一至卷三〇爲史部，卷三一至卷五〇爲子部。經部引書十二

種，史部六種，子部四十七種，其中又以《漢書》所被徵引最多，共八卷。全

書共五十卷，今缺第四卷、第十三卷、第二十卷，實存四十七卷。

《群書治要》自書成以後，兩唐書俱有載録。及後漸有佚失，南宋時陳

騤所編《中興館閣書目》云“十卷”②，《宋史·藝文志》所載亦爲“十卷”③。

阮元謂“《宋史·藝文志》即不著録，知其佚久矣”④，其説可商。《宋志》以

後，公私書目俱不載《群書治要》，蓋已散佚。魏徵《群書治要》雖在國内久

佚，惟在日本卻有流傳。其中包括平安時代九條家本（殘本，今僅餘八卷可

供閲讀）、鎌倉時代金澤文庫本（四十七卷）、元和活字刊本駿河版（四十七

卷），以及天明本（四十七卷）。⑤

《群書治要》所引史部典籍概況如下：

　 　 卷一一　 　 　 　 　 史記上
卷一二 史記下　 吳越春秋
卷一三 漢書一　 闕
卷一四 漢書二

卷一五 漢書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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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群書治要》，序，第 １册第 ５、７、１０頁。
陳騤《中興館閣書目》今佚，趙士煒有輯本。此條據王應麟《玉海》所引《中興書目》，云：“十卷，

祕閣所録唐人墨蹟。乾道七年寫副本藏之，起第十一，止二十卷，餘不存。”見王應麟《玉海》卷

五四，臺北：華文書局 １９６４年影印元至元慶元路儒學刻明遞修本，第二十九頁上。
脱脱等《宋史》卷二〇七，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７７ 年版，第 ５３０１ 頁。譚樸森云：“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ｉｔ ｗａｓ ｌｉｓｔｅｄ，ｔｈｅ Ｃｈｕｎｇ Ｈｓｉｎｇ Ｋｕａｎ Ｋｅ Ｓｈｕ Ｍｕ （１１７８），ｋｎｅｗ ｏｎｌｙ ａ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 （ｃｈüａｎ ｎｏｓ．
１１ ２０）．”（Ｍ．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Ｔｈｅ Ｓｈｅｎ Ｔｚｕ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 （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９），
ｐ． ６５）《宋史》雖成於元代，然其《藝文志》所據乃宋代《國史藝文志》，故譚樸森以爲《群書治
要》於宋代載録漸少，並謂《中興館閣書目》爲《群書治要》於中國本土之最後著録，其説是也。

阮元《群書治要五十卷提要》，載於阮元《揅經室集》外集卷二，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９３年版，第 １２１６頁。
有關《群書治要》各本之流傳，可參拙文《日藏平安時代九條家本〈群書治要〉研究》，載於《中國

文化研究所學報》第六十五期（２０１８年 ８月），第 １—４０頁。



卷一六 漢書四

卷一七 漢書五

卷一八 漢書六

卷一九 漢書七

卷二〇 漢書八　 闕
卷二一 後漢書一

卷二二 後漢書二

卷二三 後漢書三

卷二四 後漢書四

卷二五 魏志上

卷二六 魏志下

卷二七 蜀志·吳志上

卷二八 吳志下

卷二九 晉書上

卷三〇 晉書下

可知包括《史記》一卷半、《吳越春秋》半卷、《漢書》八卷、《後漢書》四卷、

《三國志》四卷、《晉書》兩卷。此中所引三國時代舊事，未必是魏、蜀、吳三志

之合訂本《三國志》，可能爲各自獨行。又，《治要》時代較早，故其所引“晉

書”並非唐人房玄齡等所撰之《晉書》，而是此前的典籍，或爲其後《晉書》所

本。至於《漢書》，原引八卷，因卷一三、卷二〇均佚，故實存六卷而已。

二、《群書治要》所引《史記》述略

《群書治要》引用《史記》一卷半，引用《漢書》達八卷之多，相去甚遠。

此與二書在書成以後至唐代初年的地位相關。司馬遷《史記》自成書以後，

未即時公開流傳。據《太史公自序》所言，《史記》“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

後世聖人君子”①，至漢宣帝時，司馬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②，方公布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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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司馬遷《史記》卷一三〇，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８２年第 ２版，第 ３３２０頁。
班固《漢書》卷六二，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６２年版，第 ２７３７頁。



世。自是以後，注釋《史記》者漸眾①。《史記》一百三十篇，其中十篇早已

有目無書，今所見者實爲後世所補。裴駰《史記集解》引衛宏《漢書舊儀注》

曰：“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之。後坐舉

李陵，陵降匈奴，故下遷蠶室。有怨言，下獄死。”②葛洪《西京雜記》所記略

同③。據此，是有目無書者，或出武帝所削，究其篇目，張晏以爲包括“《景

紀》《武紀》《禮書》《樂書》《律書》《漢興已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

世家》《龜策列傳》《傅靳蒯列傳》”④。然則今所見十篇之文，當出後人所

補。大抵《史記》所載，有不利於漢室皇權者，故流傳不久即漸有散佚。《後

漢書》載王允謂“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⑤。《史記》是否

“謗書”，此不贅言。然因有此嫌疑，其書在唐代以前流傳之廣實遠不如

《漢書》。

清人趙翼嘗謂《漢書》乃唐初三大顯學之一，以爲“《漢書》之學，亦唐

初人所競尚”⑥。此言非虛。《漢書》自書成以後，學者莫不諷誦，廣受歡

迎。在魏晉六朝時代，較諸《史記》，《漢書》更爲世之所重。《漢書》成書

後，“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焉”⑦。然《後漢書·班昭傳》云：“時《漢

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⑧又劉知幾《史

通·古今正史》云：“固後坐竇氏事，卒於洛陽獄，書頗散亂，莫能綜理。其

妹曹大家，博學能屬文，奉詔校敘；又選高才郎馬融等十人，從大家授讀。”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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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案：先是延篤《史記音義》、無名氏《史記音義》、張瑩《史記正傳》、徐廣《史記音義》、鄒誕生《史

記音義》、柳顧言《史記音解》、許子儒《史記注》、劉伯莊《史記音義》、《史記地名》、王元感《史記

注》、李鎮《史記注》、《史記義林》、陳伯宣《史記注》、徐堅《史記注》、裴安時《史記訓纂》皆佚，今

存者，惟宋裴駰《史記集解》、唐司馬貞《史記索隱》、唐張守節《史記正義》而已。

《史記》卷一三〇，第 ３３２１頁。
葛洪《西京雜記》云：“漢承周史官，至武帝置太史公。太史公司馬談，世爲太史﹔子遷，年十三，

使乘傳行天下，求古諸侯史記，續孔氏古文，序世事，作傳百三十卷，五十萬字。談死，子遷以世

官復爲太史公，位在丞相下。天下上計，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太史公序事如古《春秋》法，司

馬氏本古周史佚後也。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之過，帝怒而削去之。後坐舉李陵，陵

降匈奴，下遷蠶室。有怨言，下獄死。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事而已，不復用其子孫。”

（葛洪《西京雜記》卷六，西安：三秦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版，第 ２６７頁。）可見所載與衛宏所言相類。
《史記》卷一三〇，第 ３３２１頁。
范曄《後漢書》卷六〇下，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６５年版，第 ２００６頁。
趙翼所言唐初三大顯學包括三《禮》、《漢書》、《文選》。詳參趙翼撰，王樹民校證《廿二史劄記

校證》卷二〇，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８４年版，第 ４４０—４４１頁。
《後漢書》卷四〇上，第 １３３４頁。
《後漢書》卷八四，第 ２７８５頁。
劉知幾《史通》卷一二，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６１年版，第五頁下。



是《漢書》誠爲難讀之書，故必有注釋方能通讀。至漢靈帝時，“服虔、應劭

等各爲音義，自别施行”①。又《三國志·吳書·孫登傳》云：“權欲登讀《漢

書》，習知近代之事，以張昭有師法，重煩勞之，乃令休從昭受讀，還以授

登。”②可見三國時代，《漢書》已有師法傳授③，誠爲專家之學矣。據顔師古

《漢書·敘例》所載，前人注解《漢書》者包括荀悦、服虔、應劭、伏儼、劉德、

鄭氏、李斐、李奇、鄧展、文穎、張揖、蘇林、張晏、如淳、孟康、項昭、韋昭、晉

灼、劉寶、臣瓚、郭璞、蔡謨、崔浩等二十三家。其中最著者當推服虔、應劭、

晉灼、臣瓚、蔡謨五家。各家《漢書》注今皆散佚，獨存者惟《漢書》顔師古

《注》而已。

以下乃《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著録

前四史及其注解數量之情況④：

《史記》 《漢書》 《後漢書》 《三國志》

《隋志》　 四 十八 五 四

《舊唐志》 六 二十四 六 四

《新唐志》 五 二十五 八 三

　 　 《隋書·經籍志》雖謂“《史記》、《漢書》，師法相傳，並有解釋”⑤，惟細
考《隋志》所著録《史》、《漢》注解，卻可見注釋《漢書》者之數量遠在《史

記》之上。總之，《群書治要》引用《史記》之少，並非刻意忽視，乃當時學術

風尚之所重在於《漢書》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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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漢書》，漢書敘例，第 １頁。
陳壽《三國志》卷五九，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５９年版，第 １３６３頁。
家法與師法，於兩漢經學之流傳，影響深遠。皮錫瑞《經學歷史》云：“前漢重師法，後漢重家法。

先有師法，而後能成一家之言。師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也。師法、家法所以分者：如

《易》有施、孟、梁丘之學，是師法；施家有張、彭之學，孟有翟、孟、白之學，梁丘有士孫、鄧、衡之

學，是家法。家法從師法分出，而施、孟、梁丘之師法又從田王孫一師分出者也。施、孟、梁丘已

不必分，況張、彭、翟、白以下乎！”（皮錫瑞《經學歷史》，香港：中華書局 １９６１ 年版，第 １３６ 頁。）
本田成之《經學史論》云：“什麽叫做師法？即由一師所傳的教授之謂。什麽叫做家法？即由一

師所傳，而復分派之謂。”（本田成之著，江俠菴譯《經學史論》，上海：商務印書館 １９３４ 年版，第
１９５頁。）本田成之所言，大抵襲用皮説。是以本田成之又云：“最初的唤做師法，在後的爲家法，
然而總不免次第變化的。所以師法和家法，實没有嚴密的規定。”（《經學史論》，第 １９６ 頁。）可
見師法、家法難分，未可執一而論。

此表乃據潘定武《漢書文學論稿》，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版，第 ２２７頁。
魏徵等《隋書》卷三三，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７３年版，第 ９５７頁。



《群書治要》引《史記》一卷半，所引遍及《史記》之“本紀”“世家”與

“列傳”，其援引篇目如下：

篇　 題 《史記》篇目① 人物或事件

卷

一

一

史記上

本紀 世家

卷一《五帝本紀》

黄帝

帝顓頊

帝嚳

帝堯

帝舜

卷二《夏本紀》 大禹治水、夏桀亡國

卷三《殷本紀》 湯伐葛伯、伐桀；太戊中興、紂之亡國

卷四《周本紀》
周之興起、武王伐紂、成康之治、幽厲

之缺

卷五《秦本紀》 秦繆公霸西戎

卷六《秦始皇本紀》
焚書坑儒、長生不老、始皇之死、趙高

爲亂、過秦論

卷三二《齊太公世家》 桓公始霸、桓公之死

卷三三《魯周公世家》 周公戒伯禽、廢長立少之惡

卷三四《燕召公世家》 昭王招賢者、不信樂毅致敗

卷三八《宋微子世家》 微子諫紂與始封

卷三九《晉世家》 削桐葉爲珪（君無戲言）

卷四三《趙世家》 趙烈侯好音

卷四四《魏世家》 魏文侯禮賢下士、魏成子爲相

卷四六《田敬仲完世家》 齊威王之霸

卷

一

二

史記下

卷六二《管晏列傳》
管仲

晏嬰

卷六三《老子韓非列傳》 韓非子

卷六四《司馬穰苴列傳》 司馬穰苴

卷六五《孫子吳起列傳》
孫武

吳起

卷七一《樗里子甘茂列傳》 甘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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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表

篇　 題 《史記》篇目 人物或事件

卷

一

二

史記下

卷七三《白起王翦列傳》 白起

卷八十《樂毅列傳》 樂毅

卷八一《廉頗藺相如列傳》

廉頗

藺相如

趙奢

趙括

李牧

卷八四《屈原賈生列傳》 屈原

卷八六《刺客列傳》 豫讓

卷八七《李斯列傳》 李斯

卷一〇四《田叔列傳》 田叔

卷一一九《循吏列傳》
太史公曰

公儀休

卷一二二《酷吏列傳》 序

卷一二六《滑稽列傳》

優孟

優旃

西門豹

就上表所見，可知《群書治要》採録《史記》之人和事以漢代爲界線，漢人事

跡（包括如劉邦、漢初三傑等）採用《漢書》，而不用《史記》。反之，漢前人

事則以《史記》所載而撮録之矣。

《史記》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其中包括十二本紀、十表、

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後世史家奉爲紀傳體史書之祖。“本紀”主要

按帝王世系及其年代以記述政事，“表”乃排比並列歷代帝王、諸侯國間之

大事。“書”爲經濟文化等方面之專門論述，“世家”則記述諸侯王國及輔漢

功臣。“列傳”爲一般人物傳記。《群書治要》所録，及於本紀六篇、世家八

篇、列傳十四篇，而表、書不載焉。

除了載録《史記》正文以外，《群書治要》亦録用了《史記》注釋。考《群

書治要》成書之時，司馬貞《史記索隱》與張守節《史記正義》尚未成書；因

此，《群書治要》所引《史記》注解必不可能是此二家。據《隋書·經籍志》

所載，唐前《史記》有四家，包括：

·５５１·論《群書治要》去取《史記》之敘事原則　



《史記》一百三十卷目録一卷，漢中書令司馬遷撰。

《史記》八十卷宋南中郎外兵參軍裴駰注。

《史記音義》十二卷宋中散大夫徐野民撰。①

《史記音》三卷梁輕車録事參軍鄒誕生撰。②

此處載録四種，大抵第一種《史記》一百三十卷乃白文《史記》，並非注釋。

第二種是裴駰《史記集解》，第三種是徐廣《史記音義》，第四種是鄒誕生

《史記音》。取之與《群書治要》所引《史記》注解相比較，可知乃係裴駰《史

記集解》。此外，《群書治要》引用五帝（黄帝、帝顓頊、帝嚳、帝堯、虞舜）之

文時，皆在文末引用一段《帝王世紀》。考諸今所見裴駰《史記集解》，並無

載録《帝王世紀》之文，可視之爲《群書治要》在採録《史記·五帝本紀》以

外之補充。

三、論《群書治要》去取《史記》之敘事原則

魏徵等奉勅編撰《群書治要》，用意乃在“昭德塞違，勸善懲惡”，希望君

主可以史爲鑒，賞善罰惡。《群書治要》在群籍之中，擇其“務乎政術”者，

“以備勸戒”，“本求治要，故以《治要》爲名”③。故於諸多典籍之中，擇其合

乎原則者，匯聚成書。顧炎武云：“古人作史，有不待論斷而於序事之中即

見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④此等敘事之法，乃史遷之所重。其實，《群書治

要》摘取“治要”之主題作爲諫書，猶如萬中選一，千錘百鍊，選録最合乎主

題之《史記》篇章，並非易事。至若《群書治要》摘取《史記》之原則，可分析

爲以下各項：

（一） 以《治要》作諫書，虛懷納諫
唐太宗命魏徵、虞世南、褚亮、蕭德言等編撰《群書治要》，其重要目的

·６５１· 　 嶺南學報　 復刊第十四輯

①

②

③

④

案：此言“徐野民”者，即徐廣也。《隋志》雖編於唐，然其所據史料大抵來自隋代，故避隋煬帝楊

廣名諱而改稱其字。

《隋書》卷三三，第 ９５３頁。
《群書治要》，序，第 １册第 ５、７、１０頁。
顧炎武撰、黄汝成集釋《日知録集釋》卷二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版，第 １４２９頁。



乃在以此作諫書，用來輔佐施政。所謂兼聽則明，偏聽則廢，朝廷文武百官

再多，亦不及《群書治要》摘録經典所載以爲進諫。在《群書治要》所引《史

記》之中，匯聚了不少臣下進諫，君主納諫與否的例子。例如微子與比干，

《群書治要》卷一一云：

　 　 微子數諫不聽，迺遂去。比干强諫，紂怒，剖比干，觀其心。箕子
懼，迺詳狂爲奴，紂又囚之。周武王於是遂率諸侯伐紂。紂走，衣其寶

玉衣，赴火而死。武王遂斬紂頭，懸之白旗。殺妲己。殷民大悦。①

此文原見《史記·殷本紀》。微子和比干向紂王進諫，可惜紂王不聽，結果

是微子離去，而比干則爲紂王所殺。如果紂王能够虛懷納諫，以其自身才

華，即使未能成爲賢君，亦不至淪爲亡國之主。紂王不聽大臣進諫，眾叛親

離，最後落得身首異處，國家破亡。

又如周厲王之時，貪圖財利，親用佞臣榮夷公。《群書治要》卷一一載

芮良夫之諫語：

　 　 芮良夫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
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有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

焉，何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

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極，猶日怵惕懼怨

之來。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

矣。榮公有用，周必敗。”

此事原見《史記·周本紀》。芮良夫直接指出，周室將衰微。榮夷公只是愛

利之徒而不知大禍。芮良夫續説，利是萬物之所生，是大自然所賜予，如今

獨佔，禍患自多。利是人皆可取的，不可以獨佔。如獨佔之，必然招來怨

恨。作爲君主，應該要將利上下分佈，神人皆有其份。此外，更要每天誠惶

誠恐，唯怕怨言之生。如今厲王卻要學習榮夷公之專利，實不可以。平民

爲之，人稱之爲盜，厲王如行之，則恐怕少人歸附。榮夷公如被重用，周必

定衰敗。厲王不聽，以榮夷公爲卿士，終致周室逐步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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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仲山父向周宣王進諫，以爲不要立魯武公之少子戲爲魯太子。

《群書治要》卷一一載云：

　 　 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朝宣王。宣王愛戲，欲立爲魯太子。仲山
父諫曰：“廢長立少，不順；不順，必犯王；犯王，必誅之：故出令不可不

慎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今天子建諸侯，立其少，是教民逆也。若

魯從之，諸侯効王之命，將有所壅，若弗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誅

之亦失，不誅亦失，王其圖之。”弗聽，卒立戲爲太子。是爲懿公。括之

子伯御攻弑懿公，宣王伐魯，殺伯御。自是後，諸侯多叛王命。

此事原見《史記·魯周公世家》。魯武公與其長子、少子往朝見周宣王。宣

王獨愛少子，欲立其爲魯國太子。宣王大臣仲山父進諫以爲不可。仲山父

以爲廢長立少，不合禮制，必然觸犯王命，且受懲罰。因此，發佈王命一定

要謹慎爲之。今天子封諸侯，卻立其少子，等同教民做違逆之事。如果各

國諸侯皆仿效魯君，則先王“立長不立少”之王命便難再執行；反之，魯君如

不遵從王命而受罰，就等同宣王自己違反先王之命。事情如發展至此，懲

罰魯國是錯，不懲罰魯國也是錯。仲山父因請宣王再三考慮。可是，宣王

不聽仲山父之諫言，立武公少子爲魯太子，後來成爲魯懿公。及後，武公長

子之子伯御殺害懿公，周宣王遂伐魯，並殺伯御。自此之後，諸侯多不聽

王命。

立長與否，乃一國之大事。《群書治要》載此事爲諫，據《資治通鑑》記

載，唐太宗在貞觀十七年（６４３）廢太子李承乾之後、改立李治爲皇太子之
前，李世民之三子一弟俱謀取帝位，使太宗心灰意冷，《資治通鑑》云：“承乾

既廢，上御兩儀殿，群臣俱出，獨留長孫無忌、房玄齡、李世勣、褚遂良，謂

曰：‘我三子一弟，所爲如是，我心誠無聊賴！’因自投于牀，無忌等爭前扶

抱；上又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奪刀以授晉王治。”①在唐太宗即位之時，長子

李承乾便已立爲太子（武德九年，６２６），在太子成長過程之中，唐太宗雖有
寵愛他子如魏王李泰等，但一直無廢長之舉。及後，李承乾在貞觀十六年

（６４２）謀反，至十七年而唐太宗終宣佈廢掉長子李承乾太子之位。據《資治
通鑑》所載，唐太宗非常痛心，慨嘆三子一弟（原太子長子李承乾、四子魏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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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泰、五子齊王李祐，以及七弟漢王李元昌）俱欲謀帝位。堅持立長不立

少，可見《群書治要》對唐太宗之影響。

（二） 以史爲鑒，申以君道
《論語·顔淵》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

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

諸？”（１２．１１）此言君主應當像君主，有君主之道。《群書治要》所引《史記》
之“本紀”和“世家”，載有不少君道文字。魏徵等編撰此書，目的在於可以

使皇帝明白爲君之道，故所選録文字亦有以此著眼。

舉例而言，爲君者當親賢遠小，此於上文所引如榮夷公之事已可考見。

至於親近賢人，使國家興盛，《群書治要》卷一一亦有載之，如以下二事：

　 　 湯始居亳，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曰：“予有言：人視水
視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廼進。君國子民，爲善

者在王官，勉哉，勉哉！”

此事原見《史記·殷本紀》。成湯初居亳城，征伐諸侯，其中葛伯不留心祭

祀，成湯於是伐之。成湯指出，人看水便可看出自己的形貌，看百姓的情況

就可以知道這個地方是否管治得宜。伊尹知之，謂成湯英明，能够聽進别

人的意見，德行才有所長。行善的人都已經在官位之上，勸勉成湯繼續努

力。結果，成湯重用伊尹，君臣相知相交，滅夏桀而登上天子之位。

爲君者，亦當禮賢下士，招納賢才。一人之智謀委實有限，如能善用大

臣，國家方得以興盛。《群書治要》卷一一載秦穆公重用由余：

　 　 戎王使由余於秦。繆公示以宫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
神勞矣。使人爲之，亦苦民矣。”繆公恠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

法度爲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爲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

“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黄帝作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

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下疲極則以仁義

怨望於上，上下交怨而相篡弑，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

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

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於是繆公退而問内史廖曰：“孤聞隣國有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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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寡人之害，將奈何？”廖曰：“戎王處僻匿，未

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爲由余請，以 # 其閒。君臣有
閒，乃可慮也。”繆公曰：“善。”因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悦之。

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用由

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

此事原見《史記·秦本紀》。考諸《秦本紀》全文，史遷敘述了許多秦國諸

侯，包括了秦之祖先、秦莊公、秦襄公、秦文公、秦寧公、秦武公、秦德公、秦

宣公、秦成公、秦穆公、秦康公、秦共公、秦桓公、秦景公、秦哀公、秦惠公、秦

悼公、秦厲共公、秦懷公、秦靈公、秦簡公、秦獻公、秦孝公、秦惠文君、秦武

王、秦昭襄王、秦莊襄王等，可是在《群書治要》裏，只選擇了秦穆公一人的

事跡。蓋秦之强盛，始於穆公之霸西戎，太宗皇帝日理萬機，選取《秦本紀》

之要，可以讓讀者得知秦穆公以至秦國成功的關鍵。此文旨在説明秦穆公

賞識由余、重用由余。戎王本派由余出使秦國，秦穆公讓由余觀看秦之宫

殿和財寶，原本目的在於炫耀。可是，由余卻以爲此等建築財富如是鬼神

所造，鬼神必很勞累；假設百姓建造，那更是勞役百姓之極。穆公對由余之

回應大感驚訝，續説中原各國有詩書禮樂法律以治尚且時有禍亂，戎人無

此，治國實在太困難。由余笑稱，反指這才是中原禍亂之根源所在。接著，

由余繼續解釋一番，能言善道，深深吸引了穆公。作爲領導者，能够賞識人

才是成功管理的關鍵。可是，人才身在敵國，這是對自己的不利。於是，穆

公請教内史廖，如何可以得到由余效力。内史廖教以女樂反間之計，使戎

王不信由余。最後，此計成功，由余降秦，穆公後用其謀，“益國十二，開地

千里，遂霸西戎”。

顯而易見，《群書治要》採録此文目的在於説明招納賢才的重要性。秦

偏一隅，隔絶中原，仗賴穆公之稱霸西戎，使其成爲霸主。穆公之成功，實

因其能重用人才而不拘一格。觀乎唐太宗之朝，賢臣眾多，自其即位以後，

即按秦王府文學館的模式，新設弘文館，儲備天下文才。唐太宗知人善任，

用人唯賢，不問出身，如房玄齡、杜如晦、長孫無忌、楊師道、褚遂良等，皆忠

直廉潔；其他如李勣、李靖等，亦爲一代名將。《群書治要》由魏徵主編，其

實魏徵乃李建成舊部，但唐太宗亦能不計前嫌，加以重用，他如王圭、尉遲

恭、秦瓊等皆是。唐太宗十分著重立德、立言、立功，以功臣代替世胄；又以

科舉代替門第，吸納人才，使寒門子弟亦可入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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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又當勇於認錯，嚴於責己。常言道，君無戲言，錯而能改，善莫大

焉。《群書治要》卷一一載周成王與唐叔虞之事如下：

　 　 唐叔虞者，周成王弟也。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以與叔虞，
曰：“以此封若。”史佚因其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

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

此事原見《史記·晉世家》。唐叔虞乃周成王之弟。有一天，成王與叔虞開

玩笑，將一片桐葉削成珪狀送給叔虞，以此爲封。史佚因此請求成王選擇

吉日將如此形狀的土地以封叔虞。成王以爲不過是戲言而已，可是史佚指

出，天子無戲言，天子之話一出，史官便會如實記載。成王知錯，同意史佚

所言，遂將土地封給叔虞。天子無戲言，言之而必行，《群書治要》採録此段

故事，亦旨在説明天子要勇於認錯，勿囿己執。

（三） 防微杜漸，慎防敗亡
《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多

不勝數。司馬遷的偶像是孔子①，《史記》志在仿效《春秋》，書中各篇盡見

各朝歷代的治亂興衰，《群書治要》特别集中在各國之所以滅亡，以爲勸戒。

此因唐朝初立，既已立國，則如何有國之故事並不重要。反之，有國者何以

國破家亡，纔是《群書治要》作爲諫書的參考關鍵。舉例而言，《史記·殷本

紀》歷記殷之盛衰，篇幅甚長。今《群書治要》卷一一援引《史記·殷本紀》

僅五段文字，其中一段與成湯相關（成湯德澤流播），一段爲太戊中興，三段

與商紂亡國相關（寵愛妲己、使諸侯叛己、微子去而比干死）。以下爲關於

紂王亡國的三段文字：

　 　 帝辛，天下謂之紂。帝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
獸；智足以拒諫，飾是非之端；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爲皆出己之

下。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己，妲己之言是從。於是使師涓作新

·１６１·論《群書治要》去取《史記》之敘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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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税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

收狗馬奇物，充仞宫室。益廣沙丘苑臺，多取野獸飛鳥置其中。慢於

鬼神。以酒爲池，懸肉爲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爲長夜之飲。

百姓怨望而諸侯有叛者，於是紂迺重刑辟，有炮烙之法。以西伯

昌、九侯、鄂侯爲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憙淫，紂怒，殺

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强，并脯鄂侯。西伯昌聞之，竊歎。紂囚西伯

羑里。西伯之臣閎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迺赦西伯。

用費中爲政。費中善諛，好利，殷人弗親。又用惡來，善毁讒，諸侯以

此益疏。多叛紂。

微子數諫不聽，迺遂去。比干强諫，紂怒，剖比干，觀其心。箕子

懼，迺詳狂爲奴，紂又囚之。周武王於是遂率諸侯伐紂。紂走，衣其寶

玉衣，赴火而死。武王遂斬紂頭，懸之白旗。殺妲己。殷民大悦。

首段文字交代了紂王天資聰敏，識見甚廣，勇力過人；但嬖愛妲己，厚斂無

度，不理政事，埋下亡國之根。次段載及紂王民心盡失，殺九侯女，捉拿西

伯後又放虎歸山，諸侯益疏，紛紛叛紂。末段載微子、比干、箕子等向紂王

進諫，下場各異。最後，周武王斬紂，滅殷，殺妲己，天下大悦。

攻城野戰，代隋而立，唐太宗多次帶兵出征，馬上得天下。得之不易，

守國更難。《資治通鑑》載有唐太宗與房玄齡、魏徵等的一段對話：

　 　 甲寅，上問侍臣：“創業與守成孰難﹖”房玄齡曰：“草昧之初，與群
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

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上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

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

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慎

之。”玄齡等拜曰：“陛下及此言，四海之福也。”①

貞觀十二年（６３８），唐太宗問及房玄齡、魏徵等人創業與守成的難易。房玄
齡以爲天下大亂之時，群雄四起，攻城略地，戰爭激烈，創業之難顯而易見。

魏徵不以爲然，指出攻城野戰乃是在亂世奮起殺敵，自得百姓擁護，故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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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困難；可是，得天下以後，逐漸耽於安逸，失卻奮鬥之心，故守成更難。

唐太宗是一個兼聽則明的賢君，因而指出自己與房玄齡等人共取天下，百

死一生，深知創業之難；另一方面，與魏徵等共定天下，深知驕奢生於富貴，

禍亂生於疏忽，故知守成之難。相較而言，創業之難已過，唐朝已經建立；

當前之務，乃是守成之難，期待得與大臣謹慎對待。房玄齡、魏徵等聽到唐

太宗的回應，以爲陛下所言此道理實在是天下的福氣。因此，以魏徵爲首

編撰的《群書治要》，刻意採録許多《史記》裏之亡國過程，實際上是在宣揚

慎防敗亡之理。

《群書治要》採録《史記》之篇幅不多，其中卻還採用了賈誼《過秦論》

的大段文字。漢代立國以後，對於秦之速亡，歷歷在目，兩漢士人以秦亡爲

諫者不在少數①。其中漢人評論秦亡最長文字，首推賈誼《過秦論》。《史

記·秦始皇本紀》“太史公曰”以下，載録了《過秦論》部分文字，《群書治

要》對此加以採録，其中有云：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陳涉之位，非尊於
齊、楚、韓、魏之君；鉏耰棘矜，非錟長鎩矛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

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向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

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

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

合爲家，殽函爲宫，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仁義不

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賈誼指出，秦之天下偌大，而陳涉起義亦不過是農民事變而已。秦既能勝

六國，一統天下，卻被農民起義軍大傷元氣。原因就是秦國不施行仁義，不

懂攻打天下與安守天下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概念。因此，苛法只可治劇，而

不可用以長治久安也。故賈誼倡禮樂，用儒家禮治思想根治飽經戰火後逐

漸康復之西漢社會。《群書治要》引及此文，用意皎然，重點在於“仁義不施

而攻守之勢異也”一句。

聆聽忠臣進諫，不爲讒諛之臣所動，亦是國家有道之方。《群書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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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有《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裏屈原之“信而見疑，忠而被謗”。《群書治

要》卷一二引屈原之事如下：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强志，明於治亂，
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

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平造爲憲令，平

屬草藳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

令，衆莫弗知，每一令出，屈平伐其功，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

踈平。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謟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

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平既絀，其後秦大破楚師。懷王入秦而

不反。平雖放流，睠顧楚國，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令尹子蘭卒

使上官大夫短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遂自投汨羅以死。原既

死之後，楚日以削，竟爲秦所滅。

屈原本爲楚懷王左徒，其人見聞廣博，記憶力强，深明國家治亂之道，擅長

言語應對。受到楚懷王重用。可惜上官大夫嫉妒屈原的才能，多次向懷王

進讒言，而懷王信以爲真，逐漸疏遠屈原。屈原痛心懷王受讒臣蒙蔽，邪道

傷害公義，憤而寫下《離騷》。及後屈原遭貶謫，秦大敗楚兵，懷王更入秦不

返。屈原雖流放在外，仍然眷戀楚國，繫心懷王。但令尹子蘭續在頃襄王

前進讒，使頃襄王大怒，將屈原再放逐遠地，最終屈原自沉汨羅。屈原死

後，楚國越見削弱，終爲秦所滅。《群書治要》節録《史記》之文，關於屈原之

死與楚之亡，《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原文：“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

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

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①而《群書治要》删去枝節，突顯忠臣

屈原不爲楚國重用的重要性，其文撮録爲“原既死之後，楚日以削，竟爲秦

所滅”，寓論斷於敘事之中，將屈原之死與楚之滅亡反映爲因果關係。不用

另加評論，而國家興亡之道可見矣。

（四） 歌頌美德，並勵忠節
有君道，亦有臣道，歌頌美德，獎勵忠節，亦是《群書治要》引《史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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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群書治要》卷一一載《史記》之“本紀”與“世家”，卷一二所載則爲

“列傳”。如以上下兩部爲分，則上部主言君道，下部主言臣道。唐太宗於

貞觀二十二年（６４８）亦有《帝範》十二篇之作，旨在頒賜給太子李治，教戒太
子，總結自己的政治經驗，並評述一生功過。及後，武則天於上元二年

（６７５）引文學之士著作郎元萬頃、左史劉禕之等人，修撰《臣軌》一書，作爲
臣僚之所借鑒。據《宋史·藝文志》所載，有魏徵《勵忠節》四卷①，則當時

鼓勵忠節之風可以考見。

舉例而言，《群書治要》卷一二載有廉頗之事如下：

　 　 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頗曰：“我爲趙
將，有攻城野戰之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

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每朝，

常稱病，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

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君同列，廉君宣惡言，

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

去。”相如故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

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何畏廉

將軍哉？顧吾念之，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

今兩虎闘，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先公家之急而後私讎也。”頗聞

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

此也。”卒相與歡，爲刎頸之交。

此事原見《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在完璧歸趙以後，原本僅爲繆賢舍人

的藺相如一躍而位居上卿，在廉頗之上。廉頗對此甚感不滿，以爲藺相如

徒以口舌爲功，與自己的攻城野戰大有差異。廉頗直言藺相如只是卑賤之

人，更揚言如他日碰見藺相如，必加羞辱。藺相如知道廉頗的想法後，處處

刻意避見之，家臣對此不解，以爲藺相如是懦弱之人。其實，藺相如深明秦

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乃因自己與廉頗俱在。如果二人相爭，勢難兩全，故

唯有自己稍加忍讓，先公而後私。廉頗知之，深感慚愧，遂負荊請罪。結

果，二人終歸於好，成爲生死之交。對於廉頗的深明大義，藺相如的寬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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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能够先國家之急然後私讎，皆予以讚賞。爲臣如此，能够明白公與私之

孰爲先後，亦是令國家可以長治久安之不二法門。

又《群書治要》卷一二援引《史記·刺客列傳》，在原書五位刺客（曹

沫、專諸、豫讓、聶政、荊軻）之中，僅取豫讓一人事跡加以載録。其文如下：

　 　 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氏及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智
伯，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三分其

地。襄子漆智伯頭以爲飲器，豫讓遁逃山中，變名易姓爲刑人，入宫塗

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豫讓内持刀兵。

曰：“欲爲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

耳。”釋去之。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爲厲，吞炭爲啞，行乞於市，其妻不

識，行見其友。識之，曰：“以子之材，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

近幸子乃爲所欲，顧不易邪？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

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且吾所爲

者，極難耳。然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以事其

君也。”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遇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曰：

“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趙襄子數豫讓曰：“子

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爲報讎，反委質臣於智伯，

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爲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

行氏，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

我國士報之。”

豫讓嘗事奉范氏和中行氏，不受重用，轉而事奉智伯，而智伯對其尊寵有

加。後來智伯爲趙、韓、魏三家所滅，趙襄子更將智伯的頭顱製爲飲器。豫

讓遁逃山林，伺機服讎。豫讓吞炭爲啞，漆身爲厲，多次欲刺殺趙襄子以報

智伯之讎。然屢次刺殺，屢次失敗。趙襄子不解，以爲豫讓過去嘗事奉范

氏、中行氏，何必只爲智伯報讎。豫讓指出范氏、中行氏只以一般人的程度

對待自己，故亦以一般人的方法作爲回報；可是智伯以國士的等級對待自

己，自當以此爲報。《群書治要》所引，未有及於豫讓之下場，據《史記·刺

客列傳》後文，豫讓最終刺殺不成，自刎而死。史遷論刺客，不以成敗論英

雄。如以所刺殺目標成功與否爲論，豫讓最爲失敗，然而《群書治要》卻獨

載豫讓事跡，特嘉勵其“士爲知己者死”之忠義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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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投其所好，攻城野戰

唐太宗雖爲唐代第二位君主，然在統一全國，建立唐朝的過程中，立下

汗馬之功。在作戰的過程中，有六匹馬曾經隨唐太宗出生入死，戰功彪炳。

爲紀念這六匹戰馬，李世民令工藝家閻立德和畫家閻立本（閻立德之弟），

用浮雕描繪六匹戰馬列置於陵前，謂之“昭陵六駿”。此六駿分别名爲拳毛

騧、什伐赤、白蹄烏、特勒驃、青騅、颯露紫。在《群書治要》援引《史記》之篇

章中，包括許多攻城野戰之將軍，此亦可見魏徵等在編撰《群書治要》時，投

其所好，摘取將領作戰時之取勝關鍵。

舉例而言，《群書治要》卷一二載有司馬穰苴爲齊國擊退晉、燕二軍之

事。其文如下：

　 　 賈素驕貴，親戚左右送之，留飲。夕時，乃至。穰苴曰：“何後期
爲？”賈謝曰：“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曰：“將苴受命之日則忘其家，

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深侵，邦内騷動，士卒

暴露於境，君不安席，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於是遂斬莊賈

以徇。三軍之士皆振慄。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

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

後勒兵。病者求行，爭奮赴戰。晉師聞之，爲罷去。燕師聞之，渡易水

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故境而歸。立爲大司馬。

此事原見《史記·司馬穰苴列傳》。莊賈乃齊景公寵臣，作爲司馬穰苴軍隊

的監軍。原本約定在中午時候到達軍營，莊賈向來驕貴，故謂因眾多親友

送行，飲酒而導致在傍晚纔到達軍營。穰苴指出，從受命出兵一刻開始，便

應該已忘記親友，以至己身，遂斬莊賈以示眾。三軍知之，大爲振驚。在行

軍期間，穰苴又將專用物資與士卒分享，深得民心，軍心大振。晉軍知之，

尚未開戰便已撒軍；燕軍亦然。齊軍乘勢追擊，收復了過去喪失的土地，而

穰苴亦因而獲封爲大司馬。《群書治書》刻意挑選立斬權貴、軍令如山、與

士卒同甘共苦等加以敘述，唐太宗久經戎馬生涯，想必深有體會。《群書治

要》欲以舊籍所載作爲唐太宗的治國參考，如悉數爲沉悶説理，未必能收治

國藍本之效。能够從讀者角度出之，秉筆爲文，自必事半功倍。

再舉一例，《群書治要》卷一二載有吳起之事，其文如下：

·７６１·論《群書治要》去取《史記》之敘事原則　



　 　 吳起者，衛人也。魏文侯以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
席，行不騎乘，親裹糧，與士卒分勞。卒有病疽者，吳起爲吮之。卒母

哭之。人曰母：“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不然也。

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而遂死於敵。今又吮此子，妾不知其

死處矣。是以哭之。”

此事原見《史記·孫子吳起列傳》。吳起乃魏將，領兵時常與最下等的士兵

穿吃相同，又會親自背負糧食，與士卒同甘共苦。有一個士兵長了毒瘡，吳

起更親自吸吮膿血。士兵母親知之，哭了起來。旁人不解，母釋之謂過去

吳起亦嘗爲士兵之父親吸吮膿血，結果戰爭之時勇往直前，戰死沙場。今

吳起又再爲之，士兵母親恐怕孩子又要戰死了。在這裏，可見吳起懂得收

買人心，故能得士兵之死力。唐太宗在掃平各地亂事，統一天下的過程中，

率部平定了薛仁杲、劉武周、竇建德、王世充等隋末群雄，立下赫赫戰功。

《群書治要》載録此事，必能觸動唐太宗之心。

四、結　 　 語

魏徵等奉唐太宗之命編撰《群書治要》五十卷，其中只有不及兩卷屬

《史記》之文，然當中去取之道，不自加評論，在敘事之中已能論斷是非，可

收以史爲鑒之效。據上文分析，全篇可總之如下：

１ 《群書治要》全書五十卷，其中引用史部典籍二十卷，其數量雖與子
部典籍相仿。然而引用子書四十七種，引史書只有六種，高度集中，乃全書

之所重。且作爲帝王之參考書，史書事例最爲詳審，最能體現《群書治要》

以此書作諫書的特質。

２ 《群書治要》所引史籍之中，以《漢書》最夥，有八卷之多；《史記》不
足兩卷。惟《群書治要》在史籍中述及漢以前史事者，悉數出自《史記》，故

《史記》之文雖少，其重要性可見一斑。考《群書治要》史部典籍所載史事以

時間爲序，而漢以前歷史唯有《史記》最爲可靠，故採之如此。

３ 《群書治要》採用《史記》，只有“本紀”“世家”“列傳”，不及“表”與
“書”。其中載録“本紀”“世家”時特重反映君道，載録“列傳”時則以臣道

作爲摘録之旨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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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群書治要》摘録《史記》，只録原文，偶有改寫，但絶不加添任何評
論。在敘事過程中已寓有褒貶，論斷已在無形之中可見。立國少有言之，

亡國之道比比皆是，觀之而可避免重蹈前人覆轍，遠離禍害。

５ 本文以“以《治要》作諫書，虛懷納諫”“以史爲鑒，申以君道”“防微
杜漸，慎防敗亡”“歌頌美德，並勵忠節”“投其所好，攻城野戰”等五個主題

作爲分析《群書治要》摘録《史記》文字之敘事原則，乃試驗之筆。事實上，

《群書治要》引《史記》尚可從校勘學的角度作分析，本文礙於篇幅所限，只

能割愛，待日後另文討論。

（作者單位：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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